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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情画廊

年终岁尾，我的工作总结终于交
上去了，林林总总写了五千多字。在
我回忆这一年的工作时，脑海里常常
不由自主地涌现父母的身影。

7月出差，错过了母亲的生日；9
月繁忙的投标，整整一个月没回家；
10月的国庆假期，我仅仅在家待了
一天；之后忙碌的工作，回家的时间

“一只手”就数得过来。转眼又到了
年底，这一年里不知不觉中错过那
么多本该与他们相守的幸福时光。

父母从不埋怨我，他们越是这
样，我越愧疚，我知道他们有多希
望我常回家看看！

在我不能回家的时候，我要感
谢微信，父母能通过我的朋友圈，
了解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一天发
好多条朋友圈，吃喝拉撒，喜怒哀
乐，但是绝大部分我都设置成“仅
父母可见”。我知道这些琐碎的日
常，对别人而言是打扰，却绝对是
父母最想看的消息。

父母老了，母亲眼神儿不再明
亮，父亲也没有了一口气上五楼的
腿脚。他们蹒跚的背影，让我的心
软得一塌糊涂。我很自责，在年初
的计划里，父母生日、节假日、休息
日，回家看他们的天数有四十六天，
大部分重要的日子我都在日历上做
了标记，可是到头来有多少能兑现？

为工作忙碌，为应酬劳神，身
体乏累得很……我有无数个理由
对父母“爽约”，找个借口给自己开
脱，可是父母盼我回家的理由只有

一个：想你！
回到家，家里是无比干净的，

他们知道我工作忙累，早早把家务
活都干完了，不舍得我在难得的休
息日里再帮他们干家务。厨房、冰
箱里，堆满了我爱吃的东西，炉灶
上还给我煨着营养汤。真是惭愧
啊，说是回家看父母，更多的却是
回去享受他们的慰藉和关怀。

这一年里，有遗憾，有错过，但
更多的是温馨。我忘不掉帮母亲染
发后，她老人家对镜抿嘴笑得开心
样子；忘不掉听父亲回忆当年勇，我
充满敬佩的目光让父亲倍加自豪的
神情；忘不掉给父母拍一张合照发
朋友圈，获得了无数朋友点赞留言
并祝福，父母快乐得像个孩子。

父母老了，来日不可能方长，
好日子如金啊！而我能做的，就是
让他们再开心一些，陪伴的时光再
多一点。

父母朴素的一生，对生活没有
奢望。他们的快乐无关豪华大餐，
无关贵宾团的旅游，无关华服美饰，
在我无法陪伴的时候，一个电话问
候，就让父母的心情很愉悦。

写到这里，我又忍不住要立明
年的计划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
用行动表达对他们的爱，大到明年
为他们买一个按摩椅、换个新热水
器，小到再为母亲多染几次发、多
剪几次指甲、多做几次饭。平凡人
的生活，该有的就是这些微小寻常
的温暖吧！

2021亲情片段
□夏学军

本人长期从事新闻摄影工
作，退休前，看到多位年轻同事添
置了无人机，拍摄的照片别具一
格，心生羡慕。但是，自己年龄偏
大，担心掌控不了新兴的电子摄
影设备，害怕无人机一旦失控，掉
到人家身上会闯祸，一时只能望
而却步。

2020年6月，一家媒体希望
我提供一些丁蜀镇三洞桥村前
墅自然村的照片，其中需有一张
航拍的前墅古龙窑照片。

前墅古龙窑的照片我拍过
很多，但从来没有航拍的画面，
因为我没有无人机。回想自己
过去拍摄俯视照片时多是靠爬
高楼取景，没有制高点的时候只
能望景兴叹。这次，指定要有无
人机拍摄的画面，我本想委托朋
友用无人机来拍摄，但是一想今
后还要拍摄其他场景，还是下决

心自己买一台为好。不懂可以
慢慢学，反正已经退休了，时间
上较为宽裕。

下定了购机的决心，我就物
色机型，并委托富有航拍经验的
熟人吴先生购买了新款的大疆
无人机。2020 年 7月 23日，我
邀请他到丁蜀镇前墅古龙窑开
机试飞，试拍了古龙窑场景。
后来，我又在他的指导下，到宜
兴东氿边试飞 2次，拍摄“东氿
之花”的美景。在吴先生几次

“带飞”的基础上，我开始试着
“单飞”。

在前墅古龙窑的西侧，时常
有高铁列车与古龙窑擦肩而过。
我想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把古龙
窑与高铁有机融合在一个画面
里。2020年盛夏的一天早上，我
来到古龙窑附近，将无人机升到
高空，观察到在平地上无法看到

的美景时，不禁暗暗称妙。当我
终于拍摄到高铁与古龙窑共同出
现在画面中的照片时，颇为激
动。它动静结合，见证了时代的
变迁；古今对比，使古韵有了新
意。后来，我用无人机拍摄的前
墅古龙窑等照片在省级媒体平台
上发表。

航拍，就是从高处俯拍地面
和远处的景物。在数十年前，航
拍照片主要靠直升机拍摄，一个
中等城市一年间大概也只能拍摄
几次。因为直升机航拍的申报
手续太复杂，费用也大，而且考
虑到安全因素，不能太靠近被摄
景物，加之直升机的震动较大，
拍摄难度高，需要充足的光线。
近年来，无人机摄影成为航拍的
新潮，灵活方便，基本上取代了
直升机航拍，越来越多的人喜爱
上这种摄影方式。目前，《人民日

报》《新华日报》等许多报纸几乎
每天都会刊登无人机航拍照片，

“无航不成报”成为报界的新趋
势。我想，作为一名刚刚退休的

“老小伙子”，趁着自己身体还好，
脑子还算灵活，跟上无人机航拍
的新潮，无疑为自己的晚年生活
增添了新乐趣。

现在，无人机成为我的好伙
伴。外出采风时，我基本都会带
上无人机，需要航拍时马上“投入
战斗”，大大丰富了退休后的摄影
生活。今年，我拍摄的《宜兴城东
互通投用》《宜兴氿滨大道改造》
等照片被《新华日报》等采用，另
有多张无人机照片在摄影比赛中
入选和获奖。

在宜兴，已经有多位老年人
添置了无人机，自娱自乐，还相互
交流探讨，有些图片在报纸上发
表或在摄影作品展中展出。

“老小伙子”乐学无人机拍摄
□丁焕新

闲情
逸趣

12月10日—12日，无锡市第
八届老年春节联欢会海选在蓓蕾
电影院举行。据导演组介绍，今年
的老年春晚将围绕“美丽无锡幸福
年”主题，通过舞蹈、戏曲、声乐等不
同形式的节目，展示我市老年人老
有所养、老有所医、老有所乐、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的幸福感受。

此次海选严格按照疫情防控
要求，分3天6个场次进行，轮到表

演的演员分批次进入会场。今年
全市共有225支团队3200人参与
海选，其中年龄最大的近 90 岁，
不少新市民也参与到活动中。接
下来主办方将对选出的节目进行
辅导、编排，最终会有 30 余支团
队近400位演员登上无锡老年春
晚的舞台。同时还将选送 1—2
个优秀节目代表无锡参加江苏省
老年春晚。 （王菁）

3200人海选争上老年春晚

或许，雪落下来，你才会猛然
间明白，这一年又过去了。岁月如
此流逝，好多人，开始后悔那些已
经挥霍过的青春，慨叹时光易老，
天地两茫茫。

小时候，下雪天，我总是要和
伙伴们跑到外面玩雪，任凭雪花把
我们都塑成会动的雪人。我们那
时懵懵懂懂地会对自己喜欢的女
孩子叫道，你看，我们一起白头多
好，长大了不许嫁走。女孩们很爽
快，笑着答应了。可是，那仅是玩
笑，小孩子的话，不能当真。长大
了，就一个个嫁走了，留下的，只有
每年冬天的大雪，还是那样的白，
那样的大。

我等南雪又一年，多少带点伤
感。我和同事去南城看望老作家秦
老，一下子被他家的雪景吸引住
了。这样的情景，去他家简直就是
沿着一首诗在走。踩着铺满雪花的
石板路，拐过几道小街，才在尽头寻
见隐在小巷深处的小院落。门不
大，很是有些年头，上面镶嵌着铜条
做的花纹，木雕的门头，老漆的门
楣，两边是一排被雪压弯的细竹。

屋子不大，也是古色古香的明

清建筑，客厅的家具清一色是老式
红木，太师椅，八仙桌，配以两对旧
式的高背椅，中间是方形茶几。老
先生早早泡了茶，在红泥小火炉上
煮着，没等我们落座，就一一为大
家倒上，茶香和暖意便立即弥漫开
来，感觉很亲切，也很温馨。突然
想起一句话，寒冷的意义，是让你
因此找到温暖，觉得用在此处再合
适不过了。

文友相见，谈文学，也谈人生。
老先生历经风雨，对雪有着别样的
理解，他以雪喻人，说我们都是匆匆
过客，都是白来世间一趟……

临别，回头审视先生的老屋，
我在想，这个覆盖着白雪的低矮、
破旧的小屋，怎么容纳下这么一颗
伟大的心？

路上，我们自嘲，那些树，多像
我们这些中老年人，一阵风吹过，
说秃就秃了。

街边有很多孩子在打雪仗，他
们跑呀，跳呀！雪团在空中飞舞，
之后，砸在身上，落在地上，粉碎得
灿烂如花，就如他们的童年，快乐
着，美好着。

我弯腰捧了一捧雪，团成雪

团，冲同事砸过去。雪团爆炸的那
一刻，他吼道，你神经了，拿雪往我
身上砸。倏地，我的心一惊，一点
美好都没有了，心里凉凉的。不由
得感叹，这世界，风太大，吹走了所
有的天真。

做一档爱情的节目，热恋的人
总是那么的诗意，他（她）说，思念
是一场大雪，而你是所有的雪花。
你看，多美！多纯洁！对未来生活
充满了无限希冀和美丽的畅想。
而那些离异的人会说，恋爱的人就
是爱说鬼话，现实多残酷呀！怎么
说，雪都是冷的，冷得只打哆嗦。
不过，最冷的不是天气，是回到家，
冷锅冷灶和冰冷的被窝。

你看，不同心境下雪天，就有
不同的感受。

不过，大自然不是这样，它不
会因为人的感受就改变天气。到
了季节，雪，会如期而至，它用轻盈
的舞蹈，在人们心头掠过一丝欣
喜。用自己的洁白，为这个世间装
点一身素裹，在繁杂之中，透出一
片宁静和纯洁。

冷，能让每一个人燃烧自己，
哪怕一点点温暖存在，都会让人怦

然心动。乡下的老屋里，冒着黑
烟，闪着星光的树墩；铁锅里，冒着
蓝色火苗的炭火；锅灶前，刚刚燃
过的稻草火屑；城市里会摇头的

“小太阳”。还有空调间，暖气间
里，人们的心都是暖的……

我等南雪又一年。有暖可取
也罢，无暖可取也罢，属于你的一
切，都会在这个冬天到来，再冷的
天，都要努力捂出自己热气腾腾的
生活。

我曾经历过许多寒冷的日子，
身单衣薄不说，还没有棉鞋可穿，
可是，我不害怕，我会运动，我会跑
步，跑得浑身是汗。还有，教室里
跺脚声和下课时在墙角里挤成一
团。这些记忆，不知道还有人记得
不？其实这并不是最苦的，我们的
父辈、祖辈，他们才是从雪天里磨
砺出来的，带着一身的昂扬和坚
强，把冬天甩在身后。

社会发展到今天，冬天已经跑
到外面去了，就如那些雪。我等南
雪又一年，很多时候，你已春色摇
曳，我仍一身旧雪。

好了，不说了，没说完的话，我
们等着在下雪天慢慢说。

我等南雪又一年
□潘新日

上世纪六十年代，寻常人家一
年到头吃饱肚皮的日子屈指可数；
那年月，山芋便成了“瓜菜代粮”最
佳食品。

“倒山芋”，就是生产队社员把
田里的山芋刨过后，我们一些孩子
在刨过的田里再刨一遍，寻找一些

“漏网”的小山芋。
江南农村每年霜降一过，生产

队就分派社员刨山芋。刨之前，先
清除掉山芋藤，经过霜打的山芋藤
早已蔫巴，稍用力一拉就能把山芋
藤拉起。拉掉山芋藤的田地，一眼可
见地垄上有不少大小不一的裂缝。
那是山芋在泥土里生长约四五个月
时，随着体积增大，把泥土撑裂了。
裂缝下面就是一只只大山芋。

男社员脱去外套，双手把持四
齿铁耙拉开架式，一铁耙、一铁耙
有节奏耙刨，嘴里不时发出“嗨!
嗨!”的喊声。刨山芋有诀窍，铁耙
须离根部一尺左右刨下去，然后用
力一拉，山芋就“脱泥而出”。一棵
山芋根下一般有3—5只，多的有
7—8只，大的每只两斤左右，小的
每只二两左右。若对准根部刨下
去，山芋就会“身首分离”。一片广
袤的田野里，男社员在前面耙刨，
女社员拖个大箩筐在后面捡，偶尔
刨到一只3-5斤重的大山芋，大家
会惊呼、说笑一番。

“倒山芋”的次数多了，小伙伴
人人练就一双“火眼金睛”，站在田
地稍稍一瞧，就能看出哪儿有“漏
网山芋”。小伙伴手拿小铁锹、篮
子在地里拉网式搜索。刨到大山
芋如获至宝，高兴得又蹦又跳，刨

到一些细小山芋也不失望，继续睁
大眼睛搜寻。待篮子半满时,小伙
伴们便开始在松软的土田里奔跑、
玩耍、翻筋斗。玩着、玩着，突然一
只大老鼠“嗖”地窜出，“打老鼠！
打老鼠！”小伙伴们一片大呼小叫，
老鼠瞬间逃得无影无踪。

最开心的是在野外烤山芋。
小伙伴每人从篮里拿出一、二只，
捡些柴火在田野里烤。待山芋烤
熟渗出诱人香味，小伙伴迫不及待
地掀开焦黄的山芋皮，顾不得烫
嘴，一大口咬了下去。吃完后，大
家不忘浇灭火星，再到水沟边洗洗
脸，然后互相拉钩约好“保密”。

“多吃山芋，多放屁。”是当地
农村的“流行语”。回家后接连放
屁，母亲就知道了我的秘密，但她
用手捋捋我的头发，啥也没说。

生产队每年种80多亩田的山
芋，男女社员齐上阵需耙刨10多天
才告捷。那些日子小伙伴放学回
家，就立马“披挂上阵”倒山芋，虽
然大多是不起眼的小山芋，但每次
也能刨到五六斤，甚至七八斤。

山芋拿回家母亲在煮粥煮饭
时会掺些，所以那段时间的粥、饭
都有一股山芋甜醇味，特别可口。
母亲还变着法煮山芋、蒸山芋、烤
山芋，大家都吃个“肚饱气胀”。上
学时母亲还给我书包里放只山芋，
课间休息肚子饿了拿出来吃，引得
班里不少同学羡慕。

岁月如歌，不知不觉当年倒山
芋的娃娃已跨入老年之列。每当
街上出现烤山芋时，我就会不由自
主想起儿时往事……

倒山芋
□徐森宝

悠悠岁月

人生
感悟

银杏 徐春芬（63岁）作 乡间 李鸣（65岁）作


